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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我来山西省左云县检察院工作 5
年了。

左云是个山区小县，地处晋西北
一 隅 ，人 口 不 足 10 万 。县 城 也 不 大 ，
明代城墙还比较完整，形似卧牛，因
此称“卧牛城”，自古为军事要冲、兵
家必争之地。城北横卧五路山，属阴
山 余 脉 ，高 大 而 平 缓 ，山 上 有 长 城 ，
东 西 走 向 ，当 地 人 称“ 大 边 ”，“ 边 ”
外，就是内蒙古地界了。主峰摩天岭
上 的 长 城 甚 是 险 峻 ，有“ 小 八 达 岭 ”
之称。“边”上有几处古关口，口内口
外，以红砂崖口最为有名，传说昭君
和亲就是由此出塞。

往 东 ，有 得 胜 口 ；往 西 ，有 杀 虎
口 ，就 是“ 哥 哥 你 走 西 口 ，小 妹 妹 我
实 在 难 留 ”歌 里 的 西 口 了 。“ 口 ”外 ，
山连着山，少绿色，苍苍茫茫的原生
态 气 象 ；“ 口 ”内 ，山 山 岭 岭 ，几 十 年
绿化下来，一坡一坡的松林杨树如涛
似浪，绿色掩映间城堡相连、墩台相
望 。堡 边 台 下 ，常 有 铜 钱 箭 镞 出 现 ，
只需你扒拉几下，便有惊喜。这里的
气候也特别，春天短，5 月还飞着雪，
几场风刮过，就要穿半袖衫了；秋天
更短，淅淅沥沥几场雨，路边水洼便
结了冰凌花。

也许是受边塞风的熏染，小城的
人性格硬朗倔犟，就像这季节，或冬
或 夏 ，冷 热 分 明 。犟 住 了 ，九 头 牛 拉
不 回 来 ，打 对 调 了 ，又 极 好 相 处 ，很
是仗义。

左云县检察院干警编制不多，年
办案量也不过百件，是典型的山区小
院 。院 里 有 个“ 秦 权·维 清 ”工 作 室 ，
名气却不小。

“五一”节后的一天上午，则塄坡
村的老张又来检察院了，来找老朋友
老 高 和 小 刘 。他 骑 一 辆 电 动“ 三 蹦
子 ”，绒 线 帽 捂 了 头 耳 ，鼻 子 脸 面 冻
得通红，却难掩满脸喜色。进门就把
一个红色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打开，
是 染 了 红 颜 色 的 鸡 蛋 。“ 这 是 喜 蛋 ，
你 们 得 收 ，不 能 见 外 了 ，给 大 伙 分
分。”他跟老高、小刘说，他家小子前
几天在“五一”订婚了，收秋后完婚。

老高听了也是高兴 ，一边沏茶 ，
“恭喜恭喜”地说着，一边让小刘去给
大伙分喜蛋，沾沾喜气。红皮喜蛋是村
里给小孩子过满月送左邻右舍、亲朋
好友的，一般订婚结婚不送。老高理
解，这是老张想让大伙分享日子越过
越好的喜悦，里面也是感谢的意思。

老张和老高、小刘打交道 ，是前
几年的事情。

老高、小刘在扶贫期间驻过点 ，
分管三个自然村，则塄坡村就是其中
一个。老张身体不好，是村里的贫困
户 ，吃 低 保 。为 多 要 点 补 贴 照 顾 ，他
没 少 和 村 里 闹 腾 。老 高 他 们 刚 到 村
里，老张就找上门来，让他们去家里
看看。

走进歪斜欲坠的街门楼子，就看
见一处小院三间泥房。老张家的女人
不是个有主见的人，全凭老张折腾。
老张儿子读完初中辍学在家，没个正
经营生。与别人家比起来，老张家日
子过得真是凄惶。老高、小刘和村干
部商量后，决定把老张列为重点扶持
对象。他们先是和市里技校联系，让
老 张 儿 子 上 了 学 ，还 申 请 免 除 了 学
费，又帮着老张家修缮住房，换了几
根不堪重负压弯了的檩条。孩子、房
子的事解决了，如何致富，把日子过
得红火起来才是根本。他们和老张一
起几经谋划，决定养鸡养羊。

老高回单位申请了一笔钱，购买
种羊鸡苗。老张看见小鸡娃大母羊，
喜 欢 不 尽 ，连 说 干 别 的 不 行 ，喂 个
鸡，放个羊肯定行，心气一下就起来
了 。果 然 ，老 张 两 口 子 精 心 侍 弄 ，鸡
不 喂 饲 料 ，喂 玉 米 ，喂 谷 糠 ，生 出 鸡
蛋蛋清是蛋清蛋黄是蛋黄，味道自然
好 ，是 地 道 的 土 鸡 蛋 ；羊 不 喂 饲 料 ，
吃 草 ，喂 料 豆 子 ，膘 瓷 肉 嫩 ，品 质 自

然高，都能卖出好价钱。
那几年 ，我也去过老张家几次 ，

鸡 下 蛋 ，羊 生 仔 ，人 勤 地 不 懒 ，眼 看
着日子一天天变了模样。

扶贫攻坚结束后 ，老高、小刘撤
了 回 来 ，但 和 老 张 的 联 系 并 没 有 中
断，下乡路过还常去看看，问问生活
生产情况，帮着推销农副产品。老张
也会在进城办事或送货时顺便到检
察院找他的老朋友坐坐，拉拉家常。
这不，儿子已在市里的一家大酒店上
了班，领回了对象，老张兴高采烈地
又来了。

说话间 ，又提起老郝 ，一脸的遗
憾、惋惜和不舍。老郝原是我们院班
子 成 员 ，兼 着 工 会 主 席 ，是 个 热 心
肠，去过老张家好多次，为卖蛋卖羊
没少操心。去年夏天，因脑出血倒在
办公室里，紧接着送医多方救治，还
是没能抢救过来。老高见老张难过，
忙 说 ：“ 今 天 你 有 大 喜 事 ，你 还 记 着
老郝，老郝泉下有知，也会为你高兴
的 。”老 张 眼 眶 立 马 就 湿 了 ，说 ：“ 哪
能忘了，心里有数呢……”话没说完，
就哽咽了。

老张告辞，老高塞给老张 200 元
钱，老张坚决推辞不要。老高说：“你
得收下，这是提前给孩子贺喜，祝他
们喜乐平安、白头到老，也祝你早日
升辈当上爷爷。”

看着老张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去
年秋天，小刘他们要去看望一起故意
伤害案被害人老罗。那天，我也跟着去
了。山区的路不好走，翻上翻下，路面
有破损处，转弯不小心就会猛颠一下，
屁股生疼。下了一夜的雨，出发时天还
阴着，路旁树叶有红有黄，一夜洗涤，
很纯粹，松树绿得越发深沉。车到山梁
处，向窗外望去，一片红一片绿一片黄
层层叠叠如波似浪，苍苍茫茫地向远
方铺开。如果突然云开日出，阳光照
耀，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在一栋煤矿弃用的小楼里，我第
一次见到老罗。老罗苍老虚弱，脸好
像几天没洗了，被子没叠，随便堆在
床 上 。一 张 旧 办 公 桌 上 有 一 台 电 磁
炉 ，旁 边 的 塑 料 袋 里 装 着 两 个 半 馒
头，锅碗刀板倒是齐全。小刘告诉我
说，这个住处是和矿区街道协调临时
安置的，有水有电，等老罗的司法救
助款下来后，再进一步考虑最终安置
办法。老罗见又送来米面油，说：“上
次 的 还 没 吃 完 呢 ，还 有 。”小 刘 拿 出
身 份 证 说 ：“ 这 次 来 ，是 看 看 你 恢 复
得怎么样了，身份证补办下来了，这
回可要保存好，不要再弄丢了。司法
救助申请表你要签个字，我们抓紧时
间 帮 你 办 理 。”老 罗 签 了 字 ，尽 管 有
些笨拙手抖，字写得还算规范，起码
比有些大学生的字好认。

下楼后我跟小刘唠嗑：“听口音老
罗不像本地人，看样子也读过书……”
小刘说：“老罗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
寺 旗 人 ，年 过 六 旬 ，性 格 有 些 轴 。他
离开老家多年，孤身一人在矿区一带
靠打零工、捡废品为生，没有固定住
处 ，没 有 身 份 证 ，也 没 有 电 话 ，饥 一
顿饱一顿。他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受
到严重伤害，无法外出谋生，也没有
获得赔偿，生活陷入极度困境。院里
刑事检察部门转来线索后，为寻找老
罗 核 实 情 况 ，我 们 着 实 费 了 不 少 周
折。经多方走访查问，最终在雁崖矿
一个小卖部热心老板娘处得到消息，
从一处废弃的破房子里找到老罗。找
到 他 的 时 候 ，他 正 蜷 缩 在 一 堆 破 烂
里。”小刘说，当时那个情景，任谁看
了，鼻子都会发酸。我说老罗的情况
不容乐观，冬天马上就要到了，下一
步有何打算。小刘说征求过老罗的意
见，老罗说不想死在外边，想回老家
了 ，“ 我 们 请 示 过 院 领 导 ，决 定 特 事
特办，送他回家乡养老”。

塞外的寒冬说到就到，一个漫天
飞雪的下午，我向小刘问起了老罗的
情 况 ，小 刘 说 ：“ 司 法 救 助 款 已 给 到
老罗手里，也联系上他远嫁外地的妹
妹，让他暂居她家，以防天寒地冻发
生意外。”小刘他们已经去过两次太
仆 寺 旗 了 ，在 当 地 检 察 机 关 的 协 助
下，与老罗户口所在的村、镇领导协
商好了，老罗的回乡养老手续正在办
理中。

不久前，院领导说要去内蒙古太
仆寺旗回访被救助人老罗，我因家里
有事没有去成，从拍回的视频看，五
面 井 养 老 院 环 境 优 美 、生 活 设 施 齐
全。经过几个月的养老院生活，老罗
红光满面，状态良好，见到山西来的
检察干警，很激动，说要不是检察干
警搭救，他早就冻死了。老罗一生颠
沛流离，最终以一种不敢想象的方式
圆 满 结 束 流 浪 生 活 。我 想 ，生 活 、生
命这些普通的词汇第一次出现在这
个 残 缺 的 、佝 偻 的 六 十 多 岁 的 身 躯
上，这大概属于一次重生。

还有，我院控申检察办案团队收
到一面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
的锦旗，锦旗是老罗妹妹寄来的，里
边还卷着一封信。信中说，她哥哥少
小离家，一直只出现在她的童年记忆
里，再次得知哥哥的消息，她已是满
头白发。

（作者单位：山西省左云县人民
检察院）

人来，人往
李昕

周末，忽然想去熙熙攘攘的菜市
场走一走。

沿着市场外的小街道，一路上随
意向前走着，无意中看见一个菜摊前
簇拥着不少人。出于好奇走近仔细一
瞧，一位老妇人正在用川味十足的普
通话，向外地来的顾客介绍干菜的烹
饪方式。看着摊位上那熟悉的干菜，我
不由得想起了记忆中的“老三片”。

第一次听说“老三片”，还是在上
世纪 80年代。在一个冬季，我和同事到
偏远乡去办案，乡政府的文书接过我
们的介绍信，就忙着给我们安排了住
宿的客房，又让我们预买了几天的饭
票，说乡下买菜不方便，灶上经常吃

“老三片”，怕我们吃不惯。
一听要吃“老三片”，我感觉有些

好奇，却不好意思问。
第一顿饭是在乡政府灶上吃的。

随着开饭的钟声响起，人们拿着碗筷
陆续来到了食堂，炊事员给每个碗里
打好米饭，再舀上一勺素炒酸菜洋芋

片扣在上面。大家便端着碗来到伙房
外 的 院 坝 ，三 三 两 两 ，或 站 或 蹲 ，边
说 边 吃 ，有 说 有 笑 ，气 氛 很 是 融 洽 。
也许是有些饿了，我端上碗就埋头吃
了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菜吃完了，
而碗里的饭还剩一多半，便走到窗口
想让炊事员再给打一点菜，却看见菜
盆子早就被舀空了。乡上一个干部见
状笑着说，在灶上吃饭有个窍门，就
是三口饭一口菜，不然几口把菜吃完
了，就只能吃白饭了。

这第一顿饭，就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随后的几天里，乡政府机关食堂
的灶上一天两顿米饭，大米中都掺杂
着少量的苞米。菜不是素炒白菜片、洋

芋片，就是焖干洋芋片，或者是用干萝
卜片、海带皮煮汤菜，盐大油少，很少
吃到肉。问炊事员才知道，我们下乡的
地方是高山地区，有限的坡地主要是
种庄稼，只在房前屋后零星种一点菜，
一年四季的常见蔬菜，就是洋芋、萝卜
和白菜。乡政府驻地虽然有一条狭窄
的小街，但多少年来都没有逢场赶集
的习俗，是名副其实的有街无市。在这
个远离县城的高海拔地区，不管是街
上的居民，还是单位的食堂，吃菜始终
是个老大难问题。

当 地 的 老 百 姓 为 了 解 决 吃 菜 难
题，以便在缺菜的季节也能有菜吃，
每个蔬菜收获季节，都把出产量大的
洋芋、萝卜切成片，利用太阳光照晾

晒干，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扎紧袋
口后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等到没
菜吃的时候取一些干菜用水浸泡，反
复淘洗后沥干水分再下锅或炒或炖。
乡政府机关食堂上灶的人多，需要的
食材量大，自然也是要囤积不少的洋
芋、萝卜和各种干菜。或许那几样蔬
菜在一年中是最常见的，一般也都是
切成片状后烹饪的，久而久之就被戏
称为“老三片”。

下乡那段时间，乡上食堂的大锅
菜，不管是煮还是炒，始终都离不开

“老三片”。也许是长时间没有吃肉了，
感觉肚子里清汤寡水缺油水，就盼着
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油大盐咸的饭
菜。好在我们隔三岔五地要到农户家

调查取证，经常会被热情好客的村民
留在家里吃饭，通常都是用洋芋、苞米
和少量的大米煮的罐儿饭，小火慢烘
烤出一层厚厚的锅巴，吃的菜自然也
离不开“老三片”，只不过烹饪要略为
精细一些，一般是用腊猪油炒酸辣洋
芋片，或者小葱炒土鸡蛋，外加一小碗
自制的红豆腐或者蒜辣子。运气好时，
还能吃到肥腊肉片炒干洋芋片或干盐
菜。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农家饭菜，
吃起来格外可口。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的一日三餐
越来越精细了。不知从何时起，曾经
人 见 人 愁 的“ 老 三 片 ”，又 悄 然 端 上
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成了广受欢迎
的地方家常菜。曾经的“老三片”，是
过去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年代的一个
缩影。它记录了岁月的沧桑，见证了
生活的艰辛，更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的
回忆和眷恋……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
检察院）

大山里的工作餐
吕晓

人人都有相亲的经历。或电光火
石、一见钟情，或不曾来电、形同陌路。
而我几十年前的一次相亲经历，虽说不
上成败，却让我铭心刻骨，难以忘怀。

那天 ，高中时的陈老师 ，让我到
某学校“看个人”。陈老师特意嘱咐，

“那个人”也是学中文的，对有写作爱
好的我“颇感冒”——就是有兴趣的
意思。本来一听相亲就别扭的我，忽
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窃喜。

时间约在周日下午 2 点。按陈老
师给的门号，轻轻敲门。随着清脆的

“请进”声，门随之半开。
“你是？……你找谁？”一双黑亮

的大眼，忽闪着疑惑。
待我报上姓名 ，说明找谁 ，她把

我让进屋，然后她先坐下。她椅子上，
是碎布拼成图案的坐垫。

“谁让你来的？”她眼里的疑惑在
翻腾。

我又报上介绍人姓名。我先前来
时的温热心情，忽然溜了滑梯，拽也
拽不住。

“坐吧。”她用脚推了下洗衣盆，
擦擦手，指了指桌子对面的矮凳。坐
上去，自然须仰视她。立时，一种异样
的感觉涌满胸腔。

此时才看清，这溢满洗衣肥皂香
味的房间，半拉着的素洁布帘，将书
桌与床铺隔开，显然是办公与卧室的
混搭。

“找我有事吗？”
“也没……没啥事。”她这不是明

知故问吗？这是审犯人吗？我心里只
骂自己，像吃了嗜好推粪球的什么郎!

进门前 ，我还想象着 ：她是位笑
意盈盈、善解人意的薛宝钗，抑或是
柔声细气、诗意袅袅的林黛玉，尽管

大我三两岁，起码洋溢着卢梭眼中华
伦夫人般的魅力；同专业毕业的她，
要么聊求学经历，要么聊中学生与师
范生的差异，而我会条分缕析，娓娓
阐述，以广博的见识、聪颖的悟性，赢
得她的信赖，进而直抵她的芳心，至
于能不能俘获，那得靠造化了。

总 之 ，绝 不 会 跟 以 前 相 看 的 几
位，要么问我能否改行离开讲台，要
么问我啥时候能调进城。谈教学，聊
文学，那几位不是打哈欠，就是顾左
右而言他，简直是对牛弹琴。

可眼前的这位 ，双眸黑亮 ，不苟
言笑，一尊冷颜，一副凛然的样子。看
来今日的相亲悬乎了。如此想来，提
着的心，倒安稳落地了。

她在翻桌上的书，似乎找寻着什
么，眼睛的余光，却扫向桌前的我。

如此尴尬的场景，近乎凝滞的气
氛，不感到压抑才怪。我深吸了一口
气，起身，推了推眼镜，看墙上山口百
惠与三浦友和的剧照。当时，他俩主
演的电视连续剧《血疑》正风靡一时。
另一张是高仓健饰演的《追捕》中的
杜秋。高仓健，三浦友和，一个硬汉，
一个奶油小生，她的审美取向有些杂
糅。

“你也喜欢日本电影？”刚才还在
俯视我的她，终于轻启芳唇。

“电影说不上喜欢 ，日本的作家
倒喜欢几位。”上大学时，电影每周必
看，这是文学作品欣赏课的需要。自

从分配到山区中学，三年了，我连电
影幕布也没再摸过。

“说说，喜欢川端康成的《雪国》，
还是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她的
眼中有了笑意，语气渐趋温婉和蔼，
似乎还透出些许愉悦。

“文学的生命是揭示人性。《雪国》
像一首长长的浪漫散文诗，《且听风吟》
更是青春剧。日本作家，我更欣赏鲁迅
的口味，偏爱被称为东方卡夫卡的芥川
龙之介，还有夏目漱石。”其实，我特喜
欢《雪国》《且听风吟》，川端康成、村上
春树的作品，让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
生几近疯狂。可我不能入了她设的套，
得另辟蹊径，以展示我的与众不同。

我扫了一眼 ，本以为她会不悦 ，
却见她刚刚还紧绷的面色和悦了，似
乎在认真倾听着。我继续说：“芥川的

《罗生门》《鼻子》等，正如鲁迅先生的
《阿 Q 正传》《孔乙己》，是针砭社会时
弊的‘匕首’‘投枪’。还有他的《秋山
图》《湖南的扇子》，写起中国的画家
与国画珍品，如数家珍，国人都难以
企及。”

“揭示人性的作品 ，除了日本作
家，西方文学里有哪些更具代表性？”
她看我对日本作家不很陌生，显然想
岔开话题。

“西方的，揭示人性之恶的作家，
莫过于法国的巴尔扎克，他的《人间
喜剧》可谓扛鼎之作，还有雨果的《巴
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英国莎士比

亚的《威尼斯商人》等戏剧；俄国托尔
斯 泰 的《复 活》，契 诃 夫 的《套 中 人》

《小公务员之死》……”
“你喜欢外国文学 ，能记住几部

作品的开头？”《安娜卡列尼娜》《忏悔
录》《羊脂球》《变形记》，我一连背了
七八本小说的开头，几乎未假思索。

要说外国文学，那可不是我的弱
项。读书时，每逢周六周日，学院北
侧党校的杨树林里，两个馒头一杯
水，背依树干读一天，捧着的几乎都
是外国名著。外国文学考试，最差的
一次成绩也 88 分，深得外国文学教
授的赏识。

“ 《红楼梦》 的开头背过吗？”
她忽然将我的思维拉回到中国古典文
学，让我一愣，心里随之一惊：人民
出版社出的四册 《红楼梦》，翻看过
数遍，还真没记住开头。但不能示弱
啊！我背了 《三国演义》 与 《西游
记》 的开篇话。

“答非所问！”她嘴角微微一撇，
却让我捕捉到了。“《红楼梦》里，你最
讨厌哪几个人物？举例说说。”

“当然是赵姨娘儿子贾瑞，跟老
看门人焦大了。”我回答了，心里却
惴惴不安，一慌张，竟拿不准赵姨娘
儿子是贾瑞还是贾环？既然是“选择
题 ”， 就 蒙 吧 。 当 年 考 没 学 过 的 英
语，全凭蒙呢！

“贾瑞父母早亡呢。赵姨娘的儿子
不是环哥吗？贾环尽管被其爷爷贾代

儒娇生惯养，可下场凄惨，不该同情
吗？焦大尽管仰仗着危难时刻救过主
子的命，说话有恃无恐，甚至做出出格
的事儿，可都是生活在贾府最底层的
人啊，不值得可怜吗？！”她娓娓道来。

我突然感觉大脑短路，额头似乎
冒了汗。看我发窘，她微微笑了。靠前
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像长
者对待晚辈。她又去拿杯子倒水，似
乎此刻才想起这应有的礼节。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要
参透人生，解剖人性，一部《红楼梦》
就够了，不是吗？”看我抻后背汗湿的
衬 衫 ，她 又 微 微 一 笑 ，“ 听 陈 老 师 介
绍，你教学之余坚持写作，发表了不
少作品。也让我拜读学习下。”

递过来的水杯 ，我放她桌上 。我
哪肯再坐。很想快快结束这“考试”，
不，是“面试”。再耗下去，还不知会露
出什么破绽来呢！“我该走了，还得赶
回中学参加周前会。”

“记得给我看你的作品啊！”她站
在门里，俯视着，分明是在叮嘱台阶
下的学生。

一扭身，走了。看什么看？除《中
国青年报》《山东青年》刊载的《尊师
路》《冬 日 ，那 一 抹 绿 意》两 篇 散 文 ，

《昌潍文艺》上一首蹩脚诗，其他都是
通讯和消息。能拿得出手吗？我心里
自语道。

她的校园里 ，凉爽的秋风吹拂 ，
金黄的杨树叶纷然飘落，也飘进了我
的内心，纷乱杂芜。胆怯了？羞愧了？
后悔了？显然都不是。后来想想，只是
一种说不出、理不清的情绪如洇墨一
样，不受控地弥散而去。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
检察院）

那年，去相亲
王乐成

1.
山路弯弯
还印满晚秋的沧桑
山雀振翅山崖
衔来萧瑟的晨光
一抹斑斓，修辞冬日的内涵

装点群山的广袤
花朵被蝴蝶邮走
留下悠扬的民谣
在山水间余音袅袅
秋虫停止了演奏
把旋律交给寒风

如雪的荻花
尽显初冬的妖娆
几枚红柿，氤氲写意橙色的憧憬
轻轻地叩开了心灵
解救无声的遐想

2.
走进森林就像走进
希施金的油画

青苔布满了地面
藤蔓拥抱着树的躯干
缠绵的情怀漫过前世今生

絮语从幽深中穿过
诉说时光美好
秃树禅坐清流边
怀念采蘑菇的小姑娘
远去的身影，让绿荫
带走喧哗

幽静得让眼睛发亮
一地的落英缤纷
尽情地想象松鼠明亮的眸子里
转动着美丽的童话

清爽的情绪
花儿一样

3.
村庄被空旷包裹着
蓄满了纯净的月光
老树缠绕虬结
乡愁中弥漫一缕凉爽

河边兀立的树
除去迷蒙的雾
就是一阙婉约宋词
静静地铺一排诗行
朦胧的碎花

还有潺潺溪流
流动着恬淡的目光
雾中的村庄，捧一枚熟透的橘
闪烁着温情的体温

熨平原始的风暴
炊烟唱响的黄昏
生动了我的远眺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
检察院）

初冬素描
范建生

左云摩天岭 袁建琴摄影

你那里有海，我知道
在你的深邃和宽广长出之前
我还是偷偷去了一趟霞浦

在霞浦，海上两个伟大时间
等待一首诗的入口
我要撑一根竹竿
去寻找，天地茫茫

天地茫茫，一个人的微小
终于走在了一起，意味深长
跌进了霞光的深邃，大海
摆渡灵魂的故乡

崇高，卑微，安宁……
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你有自己的主见，我不想再喋喋不休地
把自认为的美好推送给你

你那里有海，我肯定知道
在你的深邃和宽广长出之前
我还是想，也只能是
寄一片海给你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
溪市人民检察院）

寄一片海给你
邓萍

观海 成天摄影


